
敦煌道经 《洞渊神咒经》 再考

刘永明１ 　 程思尹２

（兰州大学　 １ 敦煌学研究所　 ２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敦煌十卷本 《洞渊神咒经》 是目前所见最早冠以 “洞渊” 之题的劾鬼道经， 其成书时间

及杜光庭 《神咒经序》 尚存争议。 南北朝及唐代道经将此经归入三洞分类之洞神部而非灵宝部。 据

敦煌本所载卷数以及其他文献引用情形可知， 其二卷本出自东晋末刘宋初年， 十卷本不晚于梁末。 杜

光庭 《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佚文中关于此经降世的记载表明， 《神咒经序》 应为杜光庭基于

十卷本所作， 冠于二十卷汇编本前。 受经道士王纂是所见可考最早修洞渊法之人， 由宋元道经对其地

位的提升可见， 《神咒经》 于宋元时期仍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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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渊神咒经》 又名 《太上洞渊神咒经》 《神化神咒经》 《三昧神咒经》。 该经收入

明代 《正统道藏》 洞玄部本文类， 共 ２０ 卷， 是目前所见最早冠以 “洞渊” 之题的道

经。 敦煌本 《洞渊神咒经》 所存经文系 《道藏》 本前 １０ 卷 （后称简称 《道藏》 本

《太上洞渊神咒经神咒经》 为 “ 《神咒经》 ”， 敦煌十卷本 《洞渊神咒经》 为 “敦煌本

《神咒经》 ” ）， 另有 ２ 件卷 ２０ 残片， 共 ３６ 件。①此经不述撰人， 假托太上道君降授江

东金坛马迹山道士王纂， 称出于西晋之末。 敦煌 《神咒经》 的出现， 使得其多阶段成

书已成为研究这部道经的基本认识。 根据敦煌本的 “二卷” “四卷” “十卷” 记载， 十

卷本 《洞渊神咒经》 的成书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四卷本的卷品、 成书时间， 以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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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叶贵良 《敦煌本 〈太上洞渊神咒经〉 辑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是最新的校录成

果， 收敦煌本 《洞渊神咒经》 ３７ 件。 其中敦研 ３７６ 号卷 ２ “遣鬼品” 尚存疑， 故笔者认为敦煌卷子目前

见 《洞渊神咒经》 写本为 ３６ 件。 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

部份） 》 第 １２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１９ 页， 题 “失名道经” 的图版 Ｓ ９０４７ 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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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的成书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敦煌本十卷 《洞渊神咒经》 所体现的 “三洞经

法” “阳九百六” 的灾异观念以及 “木子弓口” 的李弘谶言等内容经常被研究者作为中

古时期道教经教体系构建等相关问题的论据使用， 然而其十卷本的成书时间尚存争议，
进一步明晰其成书时间及概念内涵更有利于晋唐道教宗教神学构建的研究。

另， 杜光庭之 《神咒经序》 是有关此经降授流传于世的宗教构建， 也是见于道经

中最早关于洞渊道士个人的记载。 前人研究多关注于经文本身， 《神咒经序》 相关的 ７
个文本之间的先后顺序及道士王纂的身份地位尚未明确。① 考察其原始文本来源是研究

《神咒经》 的经文降世、 流传地域及属性特征等宗教神学构建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在

《神咒经序》 之前， 所存杜光庭的散佚文献表明， 《神咒经序》 应是在其基础上衍生而

成。 本文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就十卷本的三阶段成书、 《神咒经序》 的来源、 受经道

士王纂与洞渊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敦煌本 《洞渊神咒经》 成书时间再议

造成敦煌本十卷 《神咒经》 成书年代争议的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 《道藏》 与敦煌

本中所称 《神咒经》 卷数不一： 敦煌本卷 １ “两卷” “十卷” 处， 《道藏》 本相应处均

称 “二十卷”， 敦煌本卷 ５ 称 “二卷” 处， 《道藏》 本相应处称 “二十卷”， 敦煌本卷 ５
称 “四卷”， 《道藏》 本相应处同称 “四卷”； 第二， 各卷所体现的教义思想、 词汇文

风有所差异， 非一时一人所作。 基于这两点， 大渊忍尔在吉冈义丰基础上的三阶段渐次

成书论证较为全面， 即敦煌本 《神咒经》 有三个成书阶段———二卷本 （卷 １、 卷 ５）、
四卷本 （卷 １、 卷 ２、 卷 ３、 卷 ５）、 十卷本。② 《神咒经》 所呈现的形态表明它确实经历

了这三阶段后才形成十卷， 但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 四卷本究竟是否为大渊氏提出的卷

１、 卷 ２、 卷 ３ 和卷 ５， 卷 ２、 卷 ３ 又成书于何时？ 依然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一） 二卷本与文书上限

阶段成书的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 是研究和使用 《神咒经》 的一个重要前提。 敦

煌本卷 １、 卷 ５ 中有 “十卷” “二卷” 的卷数， 对应的 《道藏》 本都为 “二十卷”， 而

敦煌本卷 ５ 称 “四卷” 处， 《道藏》 本同称 “四卷”， 可见卷 １ 与卷 ５ 是初始的二卷，
并在四卷本中。 《神咒经》 “二卷本” 还见于 《云笈七签》 《三洞群仙录》 《历世真仙体

道通鉴》 等多部道经 “王纂” 条， 经文均称太上大道君授予王纂的为 “神化 《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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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杜氏 《神咒经序》 相关的 “王纂” 条分别为 《太平广记》 卷 １５ 《神仙十五》 引 《神仙感遇传》 “王
纂”； 《斋戒箓·斋科》； 《云笈七签》 卷 ３７ 《斋戒·斋科》； 《三洞群仙录》 卷 １４ 引 《王氏神仙传》 “王
纂飞章”； 《道门通教必用集》 卷 １ 《矜式篇》 “王纂”； 《嘉定镇江志》 卷 ２０ 《道教》 “晋道士王纂”；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卷 ２８ “王纂”。
［日］ 吉冈义丰 《道教经典史论》 第 ２ 编经典の研究， 道教刊行会， １９５５ 年， 第 ２０１、 ２０３ 页。 ［日］ 大渊

忍尔 《道教史の研究》， 第 ３ 篇 《道教经典史の研究》 第 ４ 章 《洞渊神咒经の成立》， 冈山： 冈山大学共

济会书籍社， １９６５ 年， 第 ４３５－４８２ 页。



二经” （见后文表 １），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 《太平广记》。 又， 刘屹在研究中指出 《洞玄

灵宝本相运度劫期经》 明确提到了 《神咒经》 为十卷， 并有 “誓魔、 咒邪二卷”， 称若

奉道持经之家无力奉请 《神咒经》 十卷， 则 “誓魔、 咒邪二卷” 是伏魔度厄所必须的

二卷。① 《神咒经》 卷 １ 确为 “誓魔品”， “咒邪” 的品名不见于敦煌本与 《道藏》 本。
据此， 二卷本当为卷 １、 卷 ５， 卷 ５ 又名 “咒邪品”。

该经文书上限问题， 学界主要有 “西晋末年” 与 “东晋末刘宋初年” 两种观点。
前者依据 《神咒经序》 称经文为西晋道士王纂受于太上大道君， 认为 《神咒经序》 中

“西晋之末” 即为文书上限。 后者基于 《神咒经》 卷 １ 经文内容的描述， 认为经文出于

东晋末刘宋初年。 敦煌本 Ｐ ３２３３ 卷 １ 《誓魔品》 中的一段是判断其成书时间的重要

依据：
　 　 不知大晋之世， 世欲末时。 宋人多有好道心， 奉承四方， 吾先化胡作道人。 习

仙道者， 中国流行。 还及刘氏苗胤生起， 统领天下， 天下人民， 先有多苦， 上挠下

急， 然后转盛， 盛在江左。 天人合集， 道气兴焉。 及汉魏末时， 人民流移， 其死亦

半。 乃至刘氏五世子孙， 系统先基。②

此处提到 ４ 个重要时期特征： 其一， 晋世衰而未灭； 其二， “宋人” 一称出现； 其

三， 出现化胡说； 其四， 刘氏盛于江左。 东汉末已有 “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之说， 西

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 《老子化胡经》， 这里用到 “老子化胡” 的说法， 意在表明道法高

于佛法。 “宋人” 的称谓， 应是在刘裕已确立其国号之后出现。 《道藏》 本同卷处与敦

煌本略有不同。 《道藏》 本卷 １ 《誓魔品》：
　 　 大晋之世， 世欲末时， 人民无淳， 苗胤生起， 统领天下人民， 先有多苦， 上侥

下急， 然后转盛， 盛在江左， 天人合集， 道炁兴焉。 ……及汉魏末时， 人民流移，
其死亦半。 至刘氏五世子孙， 绍其先基。③

虽然后者删去了 “宋人” 的称呼与 “化胡” 的说法， 但二者都存 “刘氏五世子

孙” 的称谓反映出经文极力强调刘氏政权的合理性。 对刘氏政权的推崇表明， 此经的

出经上限不会早于刘氏起兵的 ４０３ 年， 应在 ４２０ 年刘裕灭晋前后至刘宋政权时期。 至于

《神咒经序》 中提到的 “西晋之末” 应为后人附会， 不可以此为判。
（二） 四卷本到十卷本的扩充

大渊忍尔提出的四卷本是包含了二卷本， 增卷 ２、 卷 ３ 的四卷。④ 大渊认为卷 ２、 卷

３ 突出体现了对三洞经书的推崇， 品名设定的思路也一致。 《神咒经》 卷 ２ 借下方世界

真人之口， 上启天尊称世人不信道法， 不知奉受三洞经书， 世间疫病流行， 多有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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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 “君臣相残， 父子相刑” 的地步。 其同卷称 “道士之法， 以三洞为先， 受此

神咒， 乃得入山及于人间， 杀一切鬼贼。 不受此文， 鬼不畏人。”① 即在道教经法中，
造作 《神咒经》 的道士认为 “三洞大法” 为最基础最重要的经典。 奉佩三洞经法的善

男善女， 有天丁力士守护， 秉承修行经典还可以免受三河洪灾之难； 受奉三洞经法的道

士， 行道救人之处， 太上大道君遣天兵力士等来助之。 卷 ２、 卷 ３ 全篇都旨在突出三洞

经书及 《神咒经》 的重要地位。 但如果仅以此为由， 将此四卷归为四卷本， 似乎证据

并不充分。
对三洞经书的推崇是前十卷共同的特点， 前十卷中的各卷都特别的提到三洞经、 三

洞大法等三洞经书流布的情形或功用的解释。 如卷 ４ 《杀鬼品》 （品名敦煌本缺， 依

《道藏》 本补）： “道言： 今闻太上三洞大法师， 转经行道” “三洞之法， 神咒为要”；②

卷 ６ 《誓歹羊品》： “三洞流布、 六夷死尽” “鬼王等， 见子授三洞之法， 奉道师训， 自

来守护， 不敢侵汝”；③ 卷 ７ 《斩鬼品》： “若有奉持三洞， 化人受之， 有病转经， 经神

救人也” “……令奉三洞， 三洞之经， 能度众生诸难”；④ 卷 ８ 《召鬼品》： “道士入山，
修习三洞， 得见真君”；⑤ 卷 ９ 《逐鬼品》： “国土信道， 受于三洞， 教化人民”；⑥ 卷 １０
《煞鬼放人品》： “令受三洞经者， 皆悉先身有福缘， 应上仙， 方的值此师焉”。⑦ 前十

卷此类推崇三洞经法的经文频频出现， 以目前有限的材料， 只能谨慎地说 《神咒经》
确实存在一个四卷本的阶段， 但其成立时间， 和具体是 《神咒经》 中的哪四个卷品，
尚不明确。

提到三洞就不得不指出， 《太上洞渊神咒经》 及其斋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忏谢

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十方忏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清旦行道仪》 在明 《正统

道藏》 被放置于洞玄灵宝部。 然而， 唐代 《太上洞渊神咒经》 写经题经名为： 《洞渊神

咒经》， 并不见 “太上” 二字。 王卡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 一书

中， 将敦煌文献所见的 《洞渊神咒经》 及其斋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仪 （拟） 》 放

置在洞神及洞渊部。⑧ 此处有意将 《神咒经》 放置在一个单独的单元 “洞渊部” 来考

察， 可以看出至少王卡认为 《神咒经》 不属于洞玄灵宝部。 事实上， 南北朝及唐代经

目中出现的 《神咒经》 确实不属灵宝部。 约出于南北朝末期的上清经 《太上三十六部

尊经》 中载 《洞渊经》 处于太清境， 属洞神部经典。⑨ 唐代正一道经 《道要灵祇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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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 引 《神咒经》 经文， 称出自 《洞渊经》， 可见当时又将 《神咒经》 称为 《洞渊

经》， 从这样的称用上可看出， 当时 《神咒经》 冠以 “洞渊” 之名为道门所知用。 另一

部约出于唐代的灵宝部经典 《太上灵宝洪福灭罪像名经》 中以三洞十二例共三十六部

尊经分法也将 《神咒经》 归于洞神部， 经文称： “次礼洞神十二部尊经： 信礼太清经。
信礼老君彻视经。 信礼太上集仙品经。 信礼洞渊神咒经。 ……信礼老君黄庭经。 信礼大

小劫经。 右十二部经， 神宝君为教生， 在太清境大赤天太清太极官， 计七十万二千八十

卷。”① 在这一时期上清派及灵宝派的视野中， 按照三洞三十六部尊经的分法， 《洞渊神

咒经》 是太清境大赤天洞神部经典。
明代将 《神咒经》 ２０ 卷入洞玄部， 与南北朝隋唐时期被归入洞神部出现了矛盾，

北周 《无上秘要》 卷 ６ 《三洞经教部》 称： “洞神者， 召制鬼神， 其功不测， 故得名

神”②。 三洞经书分类体系于北周被官方定型， 唐孟安排在 《道教义枢》 卷 ２ 《三洞义

第五》 中揭示 “三洞” 特质同称洞神部 “不测为用” 与 “召制鬼神”③， 继续沿用了北

周时期的说法。 这与 《神咒经》 召制天神劾鬼驱魔、 消灾解厄的功用特征一致。 可见

依当时已有的道经， 三十六部经分法将 《神咒经》 入洞神部是合理的。 敦煌所出的 ３６
件 《神咒经》 写卷集中于前 １０ 卷， 且有 ２ 件在麟德元年 （６６４） 的敕写卷品。 敦煌本

《神咒经》 无论是否有抄写时间尾题， 都称 《洞渊神咒经》， 而非 《道藏》 中的 《太上

洞渊神咒经》， 也就是至迟 ６６４ 年， 《洞渊神咒经》 经题都未冠以 “太上” 之称。 而在

唐代的道士法次阶位中， 洞渊道士不在太玄或高玄道士之列， 《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

四 “法次仪” 道士法阶 “洞渊神咒大宗三昧法师、 卜兆真人” 列于 “正一盟威、 元命

真人” 与受十戒、 十四持身戒的 “老子青丝金纽弟子” 之间④， 是法阶较低的道士称

谓， 与洞神部经典所授道士也有区别。 据以上材料判断， 唐代洞渊经及其奉授道士在经

教传承方面应是独有的一支， 并不完全在 “三洞” 框架内。
而 《神咒经》 前 １０ 卷一直强调的 “三洞” 概念， 是以 《神咒经》 为尊的上清、 三

皇及灵宝经等道经统称。 《神咒经》 的 “三洞经” 体系明确突出自身的崇先地位， 自称

为 “要经” “上经”， 既是道士最基础授受的经典， 还是能否 “升仙” 的重要条件， 并

将奉行 《神咒经》 的道士称为 “三洞道士” “三洞法师”。 前文提到 《三洞奉道科戒营

始》 中受持洞渊法与 《神咒经》 的道士称 “洞渊神咒大宗三昧法师、 卜兆真人”， 是法

阶较低的道士称谓， 而通达三洞之经才可称为 “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无上三洞法

师”。 前 １０ 卷中的各卷都特别提到三洞经、 三洞大法等三洞经书流布的情形或功用的

解释， 卷四称： “三洞之法， 《神咒》 为要”⑤， 尤其卷六指出 “三洞真要” 为：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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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 者自然得仙， 受 《导化》 者魔王自伏， 受 《大驱经》 者， 天人助之， 受 《无
量品》 者面见真君， 受 《记仙》 者仙人来护之， 受 《黄庭》 者太上自来耳， 此三洞真

要者也。” 又同卷称： “自今奉三洞之道士， 先为一切众生受此神咒。”① 从 《三洞奉道

科戒营始》 卷四 《法次仪》 来看， 《神咒经》 并非 “三洞法师” 甚至最初阶的 “大道

弟子” 首要受得的经典， 有意抬升经文与受经道士的地位。 就 《神咒经》 造作时期的

道教发展背景来看， 无论是上清还是灵宝， 甚至 《三皇经》 所提出的 “三洞”， 都旨在

对当时所流传的道经进行系统化的以 “洞” 为尊的经教神学构建。 《神咒经》 特地冠以

“洞渊” 之名不难看出， 这部经典也希望形成一个以 “洞渊” 为核心的 “三洞” 体系。
“洞渊” 冠以 “洞” 之名， 与 “洞玄” “洞真” “洞神” 相较却无 “洞” 之实。

根据以上分析， 从敦煌本十卷 《神咒经》 的 “三洞经书” 概念来看， 敦煌本 《神
咒经》 是在三洞道经分类系统在教内普遍确立之前所出的经典。 目前可见最早以陆修

静 “三洞经目” 为基础确立的道士法次科仪文献为成书于南朝梁末的 《三洞奉道科戒

仪范》。② 敦煌卷子 Ｐ ２３３７ 《三洞奉道科戒仪范》 第三 “法次仪” 明确载 “ 《洞渊神咒

经》 十卷”。 所以 《神咒经》 至迟在梁末形成十卷本。

二、 《太上洞渊神咒经序》 及道士王纂考

《道藏》 本 《神咒经》 之前附有题名唐末杜光庭所作 《太上洞渊神咒经序》 （以下

简称为 《神咒经序》， 敦煌本无此序）， 该序称太上大道君于西晋末降授予马迹山道士

王纂 《神咒经》。 此前多数学者在讨论十卷本 《神咒经》 时未将此 《神咒经序》 纳入

考察视野， 有讨论者也不认为王纂实有其人。 事实上， 无论是杜光庭 《道教灵验记》
所见 “ 《神咒经》 十卷”， 还是 《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 ４ 法次仪 “ 《洞渊神咒经》 十

卷” 的记录， 都看不到杜光庭有见过二十卷本 《神咒经》 的情形。③ 此序作为 《神咒

经》 宗教神学构建的重要一环， 是否为杜光庭所作， 究竟冠于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之

前， 有必要进行考证说明。 另外， 从 《神咒经序》 所言的 “西晋之末” 到唐末杜光庭

时期， 很难见到洞渊之法修炼的记载， 那么道士王纂究竟是虚构而来， 还是确实开创了

洞渊之法也是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以下首先对 《神咒经序》 文本来源的考察展开讨论。
（一） 《太上洞渊神咒经序》 文本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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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咒经序》 中， 太上大道君于西晋末降授予马迹山道士王纂道经， 称： “今以神

咒化经， 复授予子， 按而行之， 以拯护万民也”。① 题名杜光庭所作的序里的中心人物，
是这位晋代道士王纂。 经考察， 文献所见与 《神咒经序》 有关的道士王纂记载共 ８ 条，
见下表：

王纂传记统计表

序
号

年代 文献名称
作者

（编者）
所载出经
时间

引文出处
杜阳宫
出经名称

备　 注

１ 五代 《神咒经序》 杜光庭 西晋之末 《神咒经》 《神咒经》 及
三五斋决

２ 宋 《太平广记》 西晋之末
《神仙感遇传》

（杜光庭） 《神咒经》 《神咒》 二经及
三五斋决

３ 不详 《斋戒箓》 不详 值晋之末 《神咒经》 《神咒》 二经及
三五斋决

４ 宋 《云笈七签》 张君房 （纂） 值晋之末 《神咒经》 《神咒》 二经及
三五斋决

５ 宋 《三洞群仙录》 陈葆光 （纂） 晋世扰攘时
《王氏神仙传》

（杜光庭） 《三五斋诀》

６ 宋
《道门通教
必用集》 吕太谷 值西晋末

《神咒》 二经及
三五斋决

７ 宋 《晋嘉定镇江志》 史弥坚 （修）、
卢宪 （纂） 永嘉末 神化 《神咒》 三经

８ 元
《历世真仙体

道通鉴》 赵道一 值西晋末
《神咒》 二经及

三五斋诀

　 　 这 ８ 条材料内容相近， 详略不同。 《斋戒箓》 “斋科” 关于道士王纂的记述与 《云
笈七签》 无异， 《云笈七签》 此条应是来自 《斋戒箓·斋科》。 《斋戒箓·斋科》 基本

沿用了杜光庭的 《神咒经序》， 稍加增衍。 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有二： 第一， 将文字背

景放于 “值晋之末”， 《神咒经序》 称 “西晋之末”； 第二， 《斋戒箓·斋科》 将 《神咒

经》 作 “神化神咒二经”。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中 “王纂” 条同称经文出自 “西晋之

末”， 也称 “神化神咒二经”， 其余内容与 《神咒经序》 基本相同， 细节处有所增绘，
是以杜光庭之序为底本加工而成。 《道门通教必用集》 的作者吕太谷称 《历代宗师传

略》 中 １６ 位宗师传记乃删减北宋贾善翔的 《高道传》 而成， 所以该经的王纂传记直接

来自于 《高道传》。 而 《高道传》 的史源应取材于之前的道教神仙传记。 其内容主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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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化， 将太上降临的细节有所删略， 同时也作 “神化 《神咒》 二经”。
从以上几条都与 《神咒经序》 紧密关联来论， 有四点可以确认无疑： 从降授地点

与对象来看， 经文最初出于杜阳宫， 后降予道士王纂修道处马迹山； 从降授原因上来

看， 是因世间浊乱， 六天故气败军死将等鬼魔作乱， 疫病流行人民多死伤； 从 《神咒

经》 功用上来看， 转经奉经可使病疫瘥息； 降授 《神咒经》 最初的卷数应为 ２ 卷。 值

得特别注意的是， 《斋戒箓》 与 《云笈七签》 两条相同， 为同一来源， 而 《太平广记》
卷 １５ “王纂” 条及 《三洞群仙录》 卷 １４ “王纂飞章” 分别称出自杜光庭 《神仙感遇

传》 和 《王氏神仙传》。 《太平广记》 卷 １５ “王纂” 条称出自 《神仙感遇传》， 此条与

《神咒经序》 主体几乎无异， 文字略有出入。 《三洞群仙录》 称 “王纂飞章” 出自 《王
氏神仙传》， 此条为王纂事迹中最简略的一条， 仅 ６８ 字， 未提及 《神咒经》， 称太上大

道君只授予王纂 “三五斋诀”。
杜光庭 《王氏神仙传》 作于辅佐前蜀王建、 王衍父子政权时期， 也就是 ９１０ 至 ９２０

年左右， 全本不存。 而 《三洞群仙录》 多征引宋世所存文献如 《拾遗记》 《神仙传》
《列仙传》 《高道传》 等， 《王氏神仙传》 基本依靠此书辑佚。 《道藏》 内的 《神仙感遇

传》 中没有 “王纂” 一条， 而杜光庭作于蜀地的另一编著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七十二福地” 下载： “马迹山， 在舒州， 王先生修洞渊法处。”①， 可见杜光庭在蜀地

时期就很清楚王纂于洞渊法的关系， 所以 《太平广记》 中称引自 《神仙感遇传》 的内

容应是 《神仙感遇传》 的佚文而非杜撰。 刘屹在研究中也指出， 在杜光庭 《道教灵验

记》 “甘玫” 一条中， 可见 “ 《洞渊经》 十卷”。 杜光庭在编纂 《王氏神仙传》 时所用

的资料出于何处已不可考， 这一条是目前所见关于王纂最早的材料， 而 《神仙感遇传》
和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则均显示出， 王纂与洞渊经书已经有所关联， 即使 《太平

广记》 所引文字的出处有误， 王纂一条也早于 《斋戒箓》 与 《云笈七签》 被辑出。 以

上 《道藏》 本所见 《神咒经序》 应为杜光庭 ９１６ 年迁户部侍郎之后基于 《王氏神仙传》
与 《神仙感遇传》 所作。 目前还未有证据直接表明五代杜光庭 《神咒经序》 究竟是基

于十卷本， 还是二十卷本。 依据 《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及 《道教灵验记》 的

线索， 杜光庭显然是清楚洞渊经与王纂的关系， 并见过十卷本 《神咒经》。 从杜光庭流

传后世的编纂道经对比 《神咒经》 后十卷来看， 至上神不一致、 经文缀合痕迹明显的

问题不应是杜光庭汇编道经的水准。 加之 《道教灵验记》 中明确的 “十卷” 描述， 杜

光庭此序应是基于敦煌十卷本 《洞渊神咒经》 所作。
（二） 受经道士王纂考

对 《神咒经》 降世的中心人物王纂的探索， 除了资料的重复之外， 还在于提到这

个晋代道士的史料， 并没有与其生活时代相近的记载， 多出于唐末宋初， 甚至元朝。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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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左景权在撰者考中提出可能王纂也本无其人， 为后人假托的说法。① 而杜光庭的 《王
氏神仙传》 与 《神仙感遇传》 表明， 王纂为最早修洞渊之法的道士， 确有其人， 且经

考察发现， 王纂不仅与 《太上洞渊神咒经》 的降授有关。 元代道士陈致虚 《太上洞玄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 （后称 《度人经注》 ） 《注解序》 回溯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

度人妙经》 的降授传承， 称： “郑真人思远授抱朴子葛洪经本， 又增 《灵书上下篇》
《太极真人后序》， 即今之全本。 晋王纂遇道君赐此经， 及诸经数十卷。 元魏时， 寇谦

之居嵩山修行， 感太上授此经， 并余经六十余卷。”② 经文称太上大道君亲授王纂 《太
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王纂到底是何人物， 竟两次都由道君亲自授经？ 南宋

吕太谷 《道门通教必用集》 卷 １ 《矜式篇》 将道教重要人物道迹作 《高道传》 以传世，
称 《历代宗师略传》。③ 其中列有 １６ 位自汉入宋的道教重要人物， 王纂在其中排在 “葛
仙公” 与 “陆天师” 之间， 与 《神咒经》 东晋末刘宋初年的出经时间范围相吻合。

从杜光庭的 《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来看， 道士王纂至唐末仍非道门中的重

要人物， 洞渊之法也并不被重视。 而入宋之后， 这种情形产生了变化， 《道门通用必用

集》 卷 １ 《矜式篇》 的 《历代宗师列传》 明显有意提升了王纂及洞渊之法在道教中的

地位。 至元代， 陈致虚 《度人经注》 《注解序》 中， 甚至将王纂与 《度人经》 的降授

结合在一起。 《度人经》 自唐代以来受到教内和官方的日益重视， 自北宋末的 《万寿道

藏》 一直到明 《正统道藏》， 被续为六十一卷的 《度人经》 一直位居 《道藏》 群经之

首。 将王纂与 《度人经》 的降授结合在一起， 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这位洞渊道士在教内

的地位。 以王纂的教内地位的提升可见， 《神咒经》 应在宋元之间还在使用。 究其原

因， 两宋及元末明初与隋唐之太平盛世不同， 国家动荡刀兵四起， 同时灾异不断， 与

《神咒经》 最初降世时东晋末年的战乱灾年相似。 正是这样的乱世， 使得以劾鬼消灾、
除厄愈疾为功用的 《神咒经》 被道门及信众重新重视起来。

三、 结语

中古道教的研究论题中， 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引用敦煌本 《神咒经》 作为例证， 在

其成书时间如此复杂的情形下， 使用 《神咒经》 作为论据极须谨慎。 同时也说明了深

入讨论其成书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以上成书时间的分析， 敦煌本 《神咒经》 最

早出现的二卷本成书上限不早于孙恩卢循起义和刘裕起兵反晋的 ４０３ 年， 下限不晚于刘

宋建国的 ４２０ 年。 而 《神咒经》 的第二阶段四卷本则仅可认定确实在其流传过程中有

过四卷本， 但是目前并无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大渊卷 １、 卷 ２、 卷 ３、 卷 ５ 为四卷本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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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品与出经时间。 最终其十卷本的成书不晚于南朝梁末。 事实上还有另一条线索指向十

卷本成书应在南北朝时期入唐以前， 即前十卷 “三洞” 到后十卷 “三昧” 的核心概念

的变化， 笔者另有专文考述。
相较 《道藏》 二十卷本 《神咒经》， 十卷本具备了完整的宗教神学构建。 目前还未

有实证直接表明唐末杜光庭 《神咒经序》 是作于十卷本， 还是二十卷本。 依据 《王氏

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及 《道教灵验记》 的线索， 杜光庭显然是清楚洞渊经与王纂的

关系， 并见过十卷本的 《神咒经》。 但被扩充的后十卷至上神不一致、 经文缀合痕迹明

显的问题不应出自杜光庭之手。 据此， 杜氏此序应是冠于十卷本 《神咒经》 前。
经文降世的核心人物道士王纂的资料多重复， 且距其生前活动时期久远。 东晋末刘

宋初， 南方地区久经战乱与疫病水灾的侵袭， 这部针对底层民众同时讨好上层社会而创

作的实用性道经应势而出， 经文降世的关键人物王纂和其降世地点马迹山都在竭力强调

这部道经的重要性。 与六朝时期的其他道经相较， 《神咒经》 并不是一部措辞严谨文笔

精美的作品。 然而， 事实上 《神咒经》 确实对刘宋初期乃至隋唐所产生的神咒类经典

具有示范性意义， 它结合了灵宝经与上清经及儒家祭祀传统， 建立起了一套鬼神疾疫观

及劾鬼方式， 是继 《女青鬼律》 之后完成的一部劾鬼经典。 《女青鬼律》 先于 《神咒

经》 而成书但并不见于道士法次阶位传授的经典名列， 并有散佚的情形。 从道门六朝

至隋唐时期的神咒类经典来看， 洞渊神咒主导着道教祛疾劾鬼、 消灾度厄的神学构建，
经文十卷本的形成及洞渊斋、 神咒斋的随之建立使得洞渊系在道士法位阶次中占有一席

之地。 吕太谷 《道门通用必用集》 的 《历代宗师列传》 与陈致虚 《度人经注》 中对洞

渊道士王纂地位的提升也进一步表明， 《神咒经》 在两宋甚至元初都还在使用， 可见这

部劾鬼经典的效用广泛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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